附录3：二零一三年曝光的其他前期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   

1、七十岁左右的郑淑娟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。

2、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上午，天津河西区法轮功学员吴春凤在河西区体院北街讲真相，被不知名恶人构陷遭绑架，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监，已被非法关押三年。     

3、宝坻区法轮功学员张秋艳，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晚上，她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构陷。被马家店派出所绑架。当天晚上遭刑讯逼供，打骂，用皮鞋抽嘴巴，揪头发，按在地上，用电棍电后背，一夜未合眼，三十一日被绑架到宝坻区看守所非法关押。后被宝坻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。 

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张秋艳被绑架到天津女子监狱。到那里由刑事犯“包夹”监视、监管，强制背监规，被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盘。每天张秋艳被强制两腿并拢，坐小塑料凳。不准张秋艳出屋，大小便在监舍里。用连坐手段，命令刑事犯收工回来，晚上睡觉前不许上床，和张秋艳一起坐小塑料凳，造成全组刑事犯围攻张秋艳，制造紧张气氛。警察还给“包夹”不断施加压力，如果张秋艳不妥协，就算“包夹”亏产，减不了刑，致使“包夹”每天不停的抱怨，迁怒于张秋艳。后来张秋艳又被迫干活，象男劳力一样每天超负荷劳动，上下楼搬运装得很沉的膏药箱，身体经常出现眩晕、呕吐，累得筋疲力尽。
4、龚景旺：男，三十九岁，是一位出租车司机。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晚上，开车拉本地五名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恶告。当天晚上，被马家店派出所绑架后，几名恶警不由分说上来就打，在零下十多度的情况下，把龚景旺的衣服扒光，拉到院子里，把手铐在栏杆上，冻了半个多小时后，继续打。一月三十一日转到宝坻区看守所非法关押。后被宝坻区法院冤判四年。 

二零零八年十月二日，龚景旺被绑架到天津滨海监狱。到滨海监狱后，由刑事犯监视监管强制看、听诬蔑法轮功的电视广播，强制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，不写就每天早晨五点起床，开始两腿并拢坐小板凳，一直坐到十一点半才让睡觉，最后坐得肉烂粘在板凳上。刑事犯每天二十四小时看着，有时掐脖子，有时往胸前猛打，时常拳打脚踢。被强迫做奴工。
5、陈朝云，宁河县大辛乡小月河村人。 一九九九年十月，陈朝云进京为法轮功和平上访，被警察恶狠狠的左右开弓抽了十几个耳光，紧接着两根电棍电她的上半身的前后左右，然后将陈朝云劫持关押、洗脑迫害达二十天。 
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，陈朝云再次进京上访。被非法劳教三年。与此同时，大辛乡政府张志刚为首伙同派出所两次非法闯入陈朝云家勒索钱财：第一次抢劫了八袋稻谷约一千多斤，第二次勒索现金一千元，陈朝云丈夫不给，他们就拆门框扒房子，被逼无奈，还是被勒索了一千元。 

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狱警、包夹对陈朝云强行洗脑，一年多的时间不让她正常睡觉，白天还要干活，编草帽，做汽车垫子，摘豆子，早晨三四点起床，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，长时间超负荷的劳累，陈朝云身心都受到了极大摧残，全身疼痛，眼睛看不清东西，连说话、行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到天津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：“她没病，就是累的。”三个月后，陈朝云已经不行了，生命垂危。劳教所才通知她丈夫，办保外就医半年，但劳教所的条件是：一要付清陈朝云的医疗费计四千多元，二是要陈朝云的丈夫必须在一张劳教所事先写好的：陈朝云死活与劳教所无关的字据上签字。
6、董广东，天津市宁河县大北涧沽镇忠兴沽村农民。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晚，忠兴沽村治保主任王宝祥带领天津市国安和宁河县国保、大北派出所等约三十人左右，非法强行闯入董广东家，野蛮抄家。董广东遭暴力殴打并被挟持到大北派出所。董广东绝食，恶警又对他残暴灌食，折磨的他痛苦难忍。 

八个多月后董广东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，被迫害的神情恍惚，身体很虚弱，嘴、脸肿胀，劫持到天津西青区梨园头监狱。恶警逼他坐小板凳上不许动，关进潮湿寒冷的独居室，戴上手铐脚镣砸上地锚。董广东被迫绝食抗议，又遭到野蛮灌食，每天由狱警带着徒步去监狱医院输液，脚脖子被脚镣磨的血肉模糊，袜子、血、脚粘在一起，每时每刻在钻心痛苦，有时大小便失禁往裤子里装，人处于神智不清昏迷状态，脚痛得他不自主往起蹦。
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“奥运”前，董广东被转押到天津港北监狱，每天坐小板凳，被强迫洗脑“转化”。
二零零九年七月他开始绝食，狱警和犯人强行按着他的手在一张监狱早就写好的：我自愿绝食，如死了跟监狱、狱警、犯人无关的字据上按手印。四个犯人把他固定在小板凳上，对他拳打脚踢，牙被打掉两颗，满嘴流血。这样持续暴打他几个小时，董广东被打昏，心脏跳动微弱，拿大粗针扎他人中，输液抢救到深夜。从那以后他右腿经常麻木，头脑不清醒，迷糊昏沉。
7、失踪案例

天津一位姓吴的女法轮功学员，小名叫莉莉，她妈妈家住天津市东丽区李庄子乡关房子。二零零零年左右，莉莉去北京上访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她走的时候二十多岁，家里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。这十多年来家属一直在寻找她，至今音讯皆无。
